
六十年代未，公司借大板桥棠梨坡的地，开办单位农场，定员8人，实际职工为7人，张体忠、

唐常贵、徐正国、许徐武、肖云秋 ( 女 )、小静良 ( 小孩 )、还有一个女职工和一个羊倌记不住

姓名了……!

农场设在三家村后面，一个山箐向阳峻峭地半坡上。周围的山顶全是天然松林，晚风吹来万

顷松涛，声如金鼓，香风阵阵，听说翻过两个山头就是干管指挥部的农场……；山脚顺着小溪开

了一条毛路，绕到水库的大坝上，接着村里的土路，那附近还有一个印刷厂战备仓库……。

进箐稍平凹处建了一幢干打垒牛、羊舍 [1]，添了两头牛用来犁地，几十只羊……: 羊舍用树

枝铺拼了个二楼，由羊倌住守 ( 当时没有偷盗的，住守是照管羊只，给牛添夜草 )。羊舍可是冷

天最佳的暖房，一般轮岗男职工铺盖带来的单薄都跑到楼上去睡……。每天清晨，羊舍外的木槽

中放好盐后，才开栅门放羊。羊吃盐时就得检查羊的状况和数量，随后领着大波萝羊 [2]，朝预定

的方向放牧去……。牛不犁地时就由另外的人去放了。两种牲畜习性不一样，一个吃草不爱吃叶

一个爱吃叶不爱吃草；一个跑得快，一个性子温。热天牛还要泡澡，打泥滚。后又在羊舍，箐的

对面建了个大猪圈，养了五六头猪……。那时猪羊也是会得口蹄疫的。羊最容易得，耐忍性又强，

脚蹄烂到看的见趾骨，嘴烂的可见颌骨喙突了，还一个劲的活着。严重时猪、羊舍消毒，清除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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粪都不济于事…。最终杀了分发给全司职工改善家庭伙食。从猪牛羊舍逆风而上，就是食堂和大

宿舍。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，油毛毡顶的食堂、宿舍就用草席围一围就算解决了。

食堂有一个“二炮一响”[3] 的老虎灶，一个大火塘。睛天下午四点多钟做各种活计的人就陆

续回来，吹着火塘中的火种，围着喝茶聊天，吃完饭各自拎着马灯回去睡觉。食堂用的是气灯，

如没有煤油时才舍得用自备的电筒……；为了防火，各功能“房子”距离都相隔几十米，由土坎，

土坡联接。每次下雨主要工作就是挖修土坎挡水，本来没有路的陟峭山坡渐渐有路了……！一年

后，在食堂前五十多米处建了一幢够一二十人住的干打垒男女宿舍。这次就使用青瓦做顶并安装

了木门，二楼当阳面还装了两道不大的木玻璃。紧靠食堂的毛毛路 [4]，下三、四米就是一条长满

荆棘和棠梨树的小溪，经砍伐开掘露出了一个天窗。沿箐沟用石块围拦了一小塘坝，每天洗漱和

食堂用水都到其中去取用。每到寒冬腊月形成一层厚厚的冰凌，如同一面大玻璃，清澈透明；石

缝流淌出的溪水连牙都冻的直瑟瑟打颤……；顺箐而上地势逐渐开扩，小溪顺着低凹处蜿蜒盘旋，

约两里左右，有一小石头山上伸出一只如鹰如鸡头的石岩，滴滴答答如珍珠般的水珠，从细细的

嘴尖滴进碳酸钙形成的钵盘里。这就是小溪源头，取名为一碗水，也是农耕之余喝水的地方……。

有一次张场长叫我挑着萝卜子去李其村碾油，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村子，连方向都闹不清，就叫大

黑 ( 狗 ) 带路领着去，第一站就是到这钵里喝水，那个水十分的甘甜。朝东顺着树林较稀少的山

坳走了大约个多钟头，见地里有了庄稼，寻宽大点的埂坎跟着大黑绕到了村头，一大幢土基房油

香四溢，屋里“咕叽咕叽”地传出些响动声。转到房前，低矮宽大的门洞，用两扇毛板门 [5] 虚掩着，

拉开门，昏暗的油坊中，一头大水牛蒙着眼睛拉着碾架，围绕着一个用巨石拼凿起来的碾盘打转。

人高的石碾轮随着碾架的移动，碾压着碾盘槽中的一粒一粒经烘炒过的菜籽。老牛不知转数地在

那转圈，慢慢的菜籽变成了油未泥……。朝南墙根脚一

架大原木榨机斜放在那里，榨槽下面一根根油线流到油

槽，汇集到机头下方的油窖中。榨机后方特意加粗的房

梁上吊着一棵大撞木，榨架下层插放着几十多块油敷敷

的垫木，楔木，木槌。土灶那边堆码着篾箍，草托:“换

油吗…”。后面随跟进来一个中年男子，看了一下；一



根扁担挑着两只麻包并挂着一个塑料壶的我，边说边

走上撞木台上，“嘿……哧……”，咚……，“嘿……

哧……”，咚……，地用力撞击几下凸起的楔屁股，

向下淌的油线随着木楔的撞击变的粗了起来……!

公司还从各部门定期轮换派人到农场去，所以常

驻农场人员多则二三十人，少则十多人。一般农忙多

点，农闲少点，特别是冬腊月就更少了……。初期和

农忙时每逢周末，公司都会组织职工到农场劳动，公司有三辆大卡车，马勇强开通洞车，方建民

开解米西，黄诚兴开昆明牌。老、弱、身体不好的坐驾驶室，领导、男女老少全站在车上，并且

顺带工具和农场物资。雨季一般不组织上去的，因为水库到农场箐沟这段路太危险。农场负责划

分工作内容和烧开水，不管伙食的，吃饭自带。如遇到烧火土 [6] 时还可顺便热热冷饭，烧个洋芋，

或者烧节挖到的黏山药呢……。头几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，各部门分片包干，少砍树、多挖刺、

石块理埂、土往下刨 [7]，杂物树根各自堆码好烧火土做肥料……!农场因地势寒冷只能种植洋芋、

包谷、荞子、萝卜子几类耐旱耐寒的植物，洋芋产量最好。每年分给公司职工少则都有几百公斤。

实际农场野生药材相当多，黄精、黄连、瓜蒌、重楼、草乌、百合、白芷、白术、苍术、半夏、

香附、山药、柴胡、前胡、益母草、霪羊霍、过山龙、龙胆、对对参、小红参，鸡脚棘，还有很

多不知名呢……。当时野生动物也不少，二～七月野鸡繁殖期，天都不亮山顶上的野鸡就叫了；

清晨的八哥、画眉鸟高昂清脆的歌声 : 傍晚松林中猫头鹰声，山涧中的麂子声此起彼伏……。有

空的时候，晚上还到南面山沟中抓狐臭鸡 [8]，改善伙食。在修路取石料时我还抓到一条两米多长

冬眠大蛇，加了点干腌肉皮大伙美美胞餐了一顿……。常常大黑和小四 [9] 夜里会跑到某一个生活

点附近激烈的吼叫，可能是在驱赶什么外来动物……。假如哪一天没了响动，会使他感觉到有些

奇怪和不自。大黑与小四实际是母子关系，大黑是给棠梨坡农民用盐巴换来的小仔 [10]。两只狗很

有灵性，各自分工，基本每晚上一只在羊舍门口，一只在食堂门口睡觉。小四还时时跟着去放羊，

大黑守家。才来时在草席宿舍旁边搭的狗窝从来不住，公司下来劳动的人不论单独和集体来时都

不会咬叫，干管指挥部来人和当地农民来它就叫了，还叫的很凶，挡都挡不住，过后听说小四发



情跑了几次，最后再没回来了，大黑在取消农场前不久也死了，一直埋在那里……!

公司农场每当到了春暖时，一块块白色的棠梨花，镶嵌在焦黄的荆棘中，呼唤春的到来；初

夏时一簇簇大树杜鹃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在以蓝天白云中迎风送雨；金秋时一片片黄灿灿大地和

山顶碧翠的松林，在夕阳的映照下相互交辉；隆冬时一条似绸、似缎的素带，似隐似现地飘浮在

山间箐谷，是溪水、是白云、只有淙淙流水读懂了它的故事……。

后若干年有职工私自又去了农场回来说：原嫁接、种植的梨子、桃子、李子、苹果、杏树都

成了大树，开的山地和旧舍都被贵州搬来的游散人员利用起来，还大量养猪、羊、牛，箐水也被

污染的喝不成了，水库水也污染了……!

解注 :

[1]牛、羊舍：昆明一般称为牛、羊圈，因本文中的“圈”是按当时人住的房子建盖的，还是山茅草顶呢！

[2]大波萝羊：公羊，犄角巨大，周身毛长、光亮、四肢发达、个头雄壮，一般做为种羊，不一定是头羊。

[3]“二炮一响”：一灶两膛，属 50 年代革新项目。

[4] 毛毛路：小路。

[5] 毛板门：未经刨过的木板简单钉做的门。

[6]烧火土：各种地里清除来的植物堆码起来，四周分层盖上土块、风化石块、泥土，上留一洞（拔火洞），

朝下部点燃，烧几天冷却后用于种洋芋或者包谷。

[7] 土往下刨：台地垦荒的一种方法。

[8]狐臭鸡：蛙类，名称山蛙、石蛙、昆明又叫“石蚌，石菁鸡”生长于潮湿有水的山涧、菁沟石块下面，

一般夜行，因抓到时体内会排放出一些液体，气味如狐臭，所以也叫狐臭鸡，那时很多，一二小时可抓到百十只。

[9] 大黑和小四：狗名。

[10] 盐巴换：那年代老昆明小猫小狗是不卖钱的……! 需要方是过“讨”要，讨要者尊敬对方的表示就

是送两公斤盐，以物代劳，养方收钱是会被其他人笑话的……。


